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
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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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他无惧生命的结束 因为种子 已经播下 有阳光 有雨露
那个总是在工作、总是在奔波、总是憨厚笑

着的钟老师，走了；那个总是想着他人、总是想
着国家、总是想着未来的钟老师，走了。

“你是一粒种子，突然消失，回归大地，告别
这个世界。你是一粒种子，从不畏惧死亡，在探
索发现当中，总有人能够延续你的生命。”在钟
扬老师去世后，复旦大学郑召利教授写下一首
短诗。即使距离那一天已经两个多月，许多人
想起他，还是会想哭，想哭。

艰苦援藏、不畏艰险，教书育人、无私播种，
一生追梦、不曾停息。一起共事的老师感叹，钟
扬在世的时候，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
想到，他做了那么多事情；知道他在社会上有很
大的影响，但是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影响。所
以，他去世之后，促使大家常常反省，他身上到
底有什么力量，感染着我们，也感染着社会上的
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研究生
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他
是扎根中国大地成长起来的一名
科学家和人民教师，是践行“四
有”好老师要求的楷模，是新时代
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优秀代表。

今年9月25日清晨5点多，在
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
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
在那一刻。

“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
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
多少实实在在的事。”钟扬生前
曾这样说。于是，他的人生故事
里，有 16 年间在西藏行路 50 万
公里的足迹，有最高攀登上6000
多米雪原采集的4000万颗种子，
有为西藏高等教育创造的一个
又一个奇迹。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
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
生。”作为一名植物学家，钟扬深
知，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
事关整个人类未来。他将种质资
源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毕生
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青藏高原拥有国家最大的生
物“基因库”，有1000多种特有种
子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
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
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
植物学家甚少涉足，这个世界屋
脊的生物“家底”也因此从来没
有被盘点过。如何把这个最大
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
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
的丰富“基因”宝藏，成为钟扬一

生的执着。
记录钟扬西藏采种子的纪

录片《播种未来》在他逝世后第
二天单日点击量超过了1200万
次，在纪录片片尾，背着双肩包、
面容黝黑的钟扬回头憨厚微笑，
这个画面已定格在了无数人的
脑海中。“我是钟扬，一名来自上
海的援藏教师”。这句平凡而厚
重的话，就是他 16 载援藏时光
的注脚。

从2001年起，钟扬坚持10年
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
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等三批援藏
干部。刚到西藏时，钟扬发现，西
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是“三个没
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
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更关键
的是，老师们也并不相信钟扬的
到来能为西藏大学改变什么，毕
竟来的教授一拨又一拨，合作的
人一批又一批，都没有帮助他们
实现什么科研突破，他们没想到，
钟扬却坚守了下来。

其间，他在雪域高原艰苦跋
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
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
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
白，他和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
提取出抗癌成分；他们在雪域高
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
白鼠”——拟南芥；他带领学生花
了整整3年时间，不顾重重险境，
终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
巨柏全部登记在册，还通过研究，
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
的柏木，从根本上为珍稀巨柏筑
起了保护屏障……

“海拔越高、越艰难的地方，
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钟扬把自
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
环境下生长，但更有韧性。他的
学生拉琼回忆过这样一段经历：

“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准备继续向上
攀登，钟老师出现了严重高原反
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大家建
议他待在帐篷里等，他却说‘你们
能上我也能上，你们能爬我也能
爬’！”那一次，他们最终在海拔
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
到了被认为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
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
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学生扎西次仁回忆道：“钟老
师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
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
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
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
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
晨出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
省下来装采样，他就只带两个面
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
天天如此。”

2002年，钟扬和同事琼次仁
一起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
果失败了。他安慰琼次仁：“万事

开头难，我们明年再来！”在他鼓
励下，两人一起总结教训，继续进
行高密度的野外考察，高原反应
严重时，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
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
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了，消息传
来，整个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
西藏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
大师生的信心。2005年，琼次仁
不幸查出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
拉着钟扬的手说：“钟老师，我还
没有和您合作够啊！”“我走时，您
来抬我。”这是一个藏族同胞对于
朋友最深的信任。

今年9月21日，是钟扬在复
旦研究生院里的最后一天，那天
他和同事们开会，要讲一件他很
开心的事情。“教育部的双一流名
单正式公布了，里面有西藏大学
的生态学。这个学科是他作了很
大贡献才获得批准的。可以说，
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这个学科，
不可能列入双一流。”复旦大学研
究生院的副院长楚永全说道。

正是钟扬的努力和付出，帮
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
一：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

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
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
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
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
科名单，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
育的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
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早在2015年时，钟扬曾突发
脑溢血，已经死里逃生了一回。
苏醒后，他第一时间口述让人写
下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他说，经
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更加意识
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
性，他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
藏建设事业。

钟扬老师生前很喜欢喝酒，
那件事后，他把酒戒了，但怎么
也戒不掉要去西藏。西藏的同
事明显也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
如前。他的学生去机场接他的
时候，说他上车都很费劲。但
是，他自己还是很乐观，他说“我
很好”。

钟扬曾说：“高原反应的危害
要5到10年后才显现，我有一种
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
间。”如今，一场车祸残忍地夺走
了他所有的时间。

“他的努力和付出，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第一。”与西藏

钟扬生前在奔赴西藏阿里途中。 受访者供图


